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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七十七岁的母亲理发，于我，是头
一遭。

小区停电停水，我被迫来到了相隔不
远的父母家。母亲端坐在客厅椅子上，瘦
小的身形掩在一团橘色的阴影中，认真地
看着电视里的谍战片。

“啪！”母亲起身打开了所有的灯，我
的突然造访让母亲有点欣喜。她看看我，
扫两眼电视，叹了口气。发现我注意到
她，笑了笑，“帮我把前面的头发剪一剪，挡
眼睛了。”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母亲在我们面
前说话没有了往日命令的口吻，语气柔弱，
小心翼翼，生怕被碰钉子似的。从橱柜里拿
出梳子、剪刀，扯了一块布当围布，准备给母
亲理发。这对于几近五十岁的我来说，还是
第一次。

我左手持梳子，右手拿剪子，围着母亲
转了一圈，不知如何下手这第一剪。灯光
下，母亲满头的白发有点眩目，脖颈处头发
不规则，密集、翘曲，脑袋顶上稀疏、绵软。
看着满头白发的母亲，我怔了怔，似乎看到
了时光在她身上留下的深深印痕。

凌晨，大地一片黛青，一弯残月香蕉似
的挂在树梢上。母亲矫健的身影在前面，肩
上挑着刚从秧田里拔出的一捆捆秧苗，腰身

一闪一闪，两条麻花辫用手绢随意地绑在一
起，在身后有节奏地摆动，如随时准备起飞
的鸽子。这是年轻时的母亲，一个没有多少
文化，普普通通的，整日在田间辛勤劳作的
农村妇女。

那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刚刚记事，
家家分田到户，此时的父亲在遥远的陕西
支援国家三线建设，据说那里是重重叠叠
的大山。父亲的身影是模糊的，几年一次
的探亲，刚刚由陌生变成熟悉，就又要分
别。家里没有了男劳动力，我们兄妹尚小，
家里就苦了母亲。她个子小，手脚麻利，锄
地、收割这些农活根本不在话下，肩挑背扛
的体力活做起来就比较吃力。看着母亲原
本乌黑的头发一日日失去光泽，变得毛糙，
甚至灰白，我很心疼，每天放学回来，帮着干
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

半夜一觉醒来，母亲凌乱着头发，坐在
灯影下，把前一年缝的棉裤拆开，重新絮棉
花……“妈，快睡吧。明天去秧田叫上我，我
脚小，在水田里做活更顺手。”

母亲笑笑说，“行！把草除掉，就没有

了占肥的，二季稻子长势好，过年你爸回来
就可以多做些米粑了。”一提起父亲，母亲
一脸的幸福。转过身，用粗糙的手抚摸我
的脑袋，轻柔地说：“妈听你的，早点睡，明
早还要带你下田咧。”那一夜，睡在母亲身
边，很香甜。

幼年时，我对父亲的感情很复杂，有
怨、有怕、有疏离。其实，母亲带着我们在
土里刨食，父亲有一份旱涝保收的“皇粮”，
家里的日子不至于拮据，但父亲是家里的老
大，与母亲结婚时，还有三个弟妹并未成家，
父亲的脊背上驮着一个大家，手里拎着一个
小家。

90年代初，一纸家书，在全村人羡慕的
目光中，母亲带着我们兄妹来到了秦岭深处
的红光沟。一家人团聚在一起，最高兴的莫
过于母亲，她显得很年轻，脸上终日挂着一
团笑。

本以为能享清福的母亲，在人生地不熟
的红光沟开始了另一种奋斗。每天早晨不
到五点，便赶到劳动服务公司的豆腐坊，开
始磨豆子，熬豆浆，走街串巷卖豆腐脑。为

了干活方便，母亲剪掉了齐腰长发，变成了
后来几十年一成不变的齐耳短发。迎着朝
霞，微风吹拂着母亲的短发，如同镶着一层
金光……

我们长大，相继有了自己的小家。母亲
又把自己变成了一只陀螺，围着孙辈们转，
带完大的看小的，这个刚送进去学校，一会
儿又要把小的从幼儿园接回，不得消停。如
今，侄子也走进了大学，没人需要的母亲终
于安静下来，可一并弯下的还有母亲略微俯
下的身姿，以及霜染的发。

手中的剪刀落下，母亲的头发开始飘
落，灯光照在母亲洁白的发丝上，银光闪
闪，有点刺眼。根根白发，见证了母亲操
劳的一生。母亲的白发继续在我生硬的
剪刀下飘落，看着这些白发，鼻子不由得
发酸。

屏气凝神，一点点，剪去那些长头发。
细碎的发碴落在母亲皱纹横生的脸上，
我用纸巾轻轻拂拭，原本红润的脸庞，现
在已经没有了光泽，两鬓爬满了褐色的老
年斑。时光就这样把一个曾经走路带风，
吃饭风卷残云的母亲，变成现在颤巍巍
模样。

洗头，吹干，我一直紧紧握着母亲的手，
不想松开。余下的日子里，我要继续充当母
亲的理发师，唯愿岁月的脚步慢些，再慢些，
让我好好陪伴母亲，在叠加、沉淀、延伸中温
暖时光。

□梅小娟

帮 母 亲 理 发
每每一进入腊月，人们就像惊蛰

的万物开始蠢蠢欲动。我以为蠢蠢欲
动这个词并不是贬义词，它起码是一
个中性词——春下面两个虫，岂不是
象征着冬眠在地下的万物醒过来，开
始动起来吗？

尽管腊月正处在北方一年正冷的
寒冬，但大地微微暖气吹，地下开始热
起来，且看敏感的迎春花开了，蜡梅花
也开了，人类也开始动起来了。

今年春来早，腊月二十五就立春
了。虽然雨雪天气使回家路道阻且
长，但据报道，今年春运全社会人员流
动量已超过20亿人次，也就是说14亿
中国人都动起来了。有的不仅是动一
次，而且是动两次，不仅走亲，而且访友，不仅小家庭全家回
老家与父母团聚，而且要带上媳妇孩子拜丈人。还有人利
用春节长假去旅游过年，北方的人们常常去温暖如春的海
南岛过年，南方的人们往往到东北看银装素裹的北国风光。

在朋友圈看到一段文字，把春节为何有如此魅力揭示
得比较到位，不妨摘录如下。

春节的伟大之处，在于一个国家能不分天寒地冻与
春暖花开的地域，居然这么自然、情愿、真心实意地加入
如此重大的一次盛典，还是每年一次，从不间断，它的凝
聚力到底在哪里呢？这就是家庭中亲情的力量，让中国
人能够自觉地遵循着人伦的大道，它大于宗教，大于金
钱，不管家在穷乡僻壤，还是在灯红酒绿的都市，都要千
里迢迢、跋山涉水往家奔，谁也阻挡不住中国人回家过年
的脚步。

习俗的认同，是生活状态的一致性体现，长久生活状态
的融合，势必形成共同的集体人格，从而构筑了中华民族的
文化价值观念。这个文化的主脉，就是以家为核心衍生出
的亲情之线。

有人曾经担忧过域外的圣诞节、情人节之类的节日，会
淡化中国人对自己传统节日的固守。可当人们在春运的当
口，站在车站、码头、机场看看那些赶着回家的人流，你就知
道，心之所向，是怎样一种势不可当的力量。就算把全世界
的节日都写在日历上，也撼动不了中国人对中国春节的向
往。一个融化在文化基因中的传统节日，对这个民族有如
此强大的整合能力，多么令人惊叹。我们的春节，是我们对
文化的认同、是对文化的自信，是文化自觉汇聚成的民俗、
民心、民意。我们的春节是全世界华人热爱生活、看重亲情
的最好体现。

伟大的民族必然诞生伟大的文化，伟大的文化必将凝
聚伟大的民族。伟大不是吹出来的，是庞大的族群，经过几
千年的磨难锤炼而根植血脉的认同，这就是中华文明生生
不息的魅力所在。

春节期间人口流动如此庞大，最忙的无疑是运输部门，
尤其是被称之为“铁老大”的铁路部门。由于南方的冰冻天
气致使铁轨和电线结冰，为了保障铁路运输畅通，铁路维护
人员想方设法清除铁轨和电线上的冰雪，公路运输部门也
在打扫清除公路上的冰雪，十分辛苦。春节期间忙碌的还
有快递员，虽然天寒地冻，但腊月期间的工作量无疑是一年
四季里最大的，他们顶风冒雪，把四面八方快递的物品礼品
及时送达，值得人们为他们点赞。

春节期间，最高兴的是孩子们尤其是留守儿童。尽管
平日里物质生活已达小康，可谓丰衣足食，但孩子们盼望已
久的还是一年一度的春节，春节给大人老人拜年，会得到压
岁钱或令人惊喜的礼品。留守儿童望眼欲穿在外打工的父
母就会回到身边，以慰藉最为缺乏的亲情，这亲情胜过任何
红包或礼品。

春节期间，最欣慰的是老人尤其是空巢老人。一年四
季，孩子们忙于工作和生计，很少回家探亲，不缺吃少穿的
老人缺乏的是精神上的慰问，而春节是与儿女孙辈们团圆
的日子，也是亲情慰藉心灵的佳节。早在1999国际老年人
年，国际卫生组织就提出了“积极老龄化”的观点，即通过倡
导积极老龄化，最大限度地增加健康、参与和保障的机会，
以实现尽可能延长人类健康预期寿命，提高老年期生活质
量的目标。是到了为空巢老人提供生活照料、心理抚慰、应
急救助、健康保健、法律援助等服务的时候了，因为他们正
面对或遭受心理危机的困扰。而春节，是缓解老人心理危
机的良宵佳节。

孟郊《游子吟》：“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
缝，意恐迟迟归。”但愿儿女们常回家看看。祝愿人间四季
如春，四季如春节！

春
节
的
魅
力

□
王
新
民

每年到大年三十，我都会想起老爸带我去
拜望他老师那件事。起初，我还是个孩子，老
爸都要骑着他那辆珍藏的“宝马”——二八加
重自行车，带我回鲁桥老家，去东里花园（又称
李靖故居）看望一位老人。

开始每次去，尚小的我不懂事，自己一个
人在院子里玩。老爸和那位老人及老人的老
伴坐在一起聊天。后来长大
了，老爸在路上一边费劲地蹬
着自行车，一边给我说：“咱们
去看望的刘老师叫刘建涛，是
南郊中学原团委书记，爸 1964
年考上中国人民大学那会儿，
家里拿不出 40块钱的学费和路
费。正在我准备放弃的时候，
刘老师得知消息，向南郊中学
领导汇报请示，让我回到咱生产队开了个贫
困证明，经大队和公社盖章交给他，用团费给
我解决了上学的费用。要不然爸就辍学回农
村了，哪还会有现在的日子？刘老师对爸的
大恩，爸一辈子都忘不了。”我听着听着，似乎
明白了老爸这些年为什么每逢过年都要来看
望刘老师。

又是一年的大年三十，我和老爸准备好礼
品，老爸又骑着他那辆“宝马”到刘老师所在的
东里花园去看望他。去了才被告知，老人已退
休回到了他的老家东沟村。那个年月没有手

机，也没办法联系，老爸问清了刘老师的具体
住址，直奔他家而去。

东沟村离东里花园不远，骑车也就 10分
钟。到了刘老师家，开门的是师母，看见我们
就说：“哟，是树民来了，快进来，外面冷得
很！”一边对着院子里喊着：“老刘，树民看你
来了！”

闻声，刘老师蹒跚着从房檐下的藤椅上扶
着扶手，颤颤巍巍地站起来。老爸急忙跑过去
搀扶着问候道：“刘老师，你这是咋了？去年来

还好着呀？”刘老师还没开口，师母就说：“你刘
老师去年中风留下了后遗症。”刘老师忙说：

“给树民说那弄啥？老了，谁能没个病痛？”
老爸把刘老师扶好坐下。刘老师就开口

对我说：“你爸这几十年了，年年来看望我，我
心里实在过意不去。”老爸说：“刘老师，我来看
望你是应该的，当年没有你的帮助，我哪能去
北京上学？”刘老师说：“当年考上人大的，全陕
西也没几个人。如果不让你去，太可惜了。你
是团干部，我了解了你的家庭情况，才跟学校
领导沟通帮扶你的……”

返回的路上，老爸郑重地对我说：“爸现在
还能跑动，如果有一天爸跑不动了，或者是爸
走在了刘老师的前面，你一定要代替爸每年春
节来看望刘老师。这是爸唯一安排给你的一
件事。”

“爸，我记下了！”我大声对老爸说：“我一
定办到。”并在心里暗暗记住了这份叮嘱。

我又连续十年和老爸去看望刘老师。有
一年的初夏，老爸接到刘老师孩子打来的电话
说刘老师过世了。老爸问清楚祭奠的具体时

间，让我开车带他去祭拜。
老爸整装、净手、拈香，眼含
热泪祭拜完，刘老师的儿子
对我说：“你爸从 1968年参加
工作至今，每年过年都来看望
刘老师。连续看望了四十六
年了……”我从刘老师儿子的
语气里，听出了刘老师一家对
老爸的感激和敬重。

我也从老爸对刘老师连续四十六年的拜
望中懂得了：人必须知道感恩。人这一辈子，
可能会认识许许多多、形形色色的人，但在关
键时候能给你提供帮助的人，并不会很多。如
果有人在关键时候提供帮助，一生的命运就可
能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但像老爸这样几十
年都坚持在春节看望对自己有恩的人，也不是
很多。

老爸几十年春节看望刘老师的这份执
着，让我在心里对老爸涌起了深深的敬佩之
情……

□吴海鹰

四十六载念师恩

更迭的四季里，
风光各有不同。有
人爱春的萌动与生
机；有人爱夏的缤
纷与灿烂；有人爱
秋的收获与丰盈；
而我，独爱冬的厚
重与恬静。

今年冬天，我远
离家乡来到重庆轮
岗。习惯了关中平
原生活的陕西娃，有
机会在山城度过一
段难得的学习工作
时光，心中充满了期
待和憧憬。前几日，

老家下雪了，朋友圈被雪景刷屏，勾
起我的思乡之情。加之年关将近，
归家的心情越发强烈，那如诗如画
的雪景，将我的思绪带回了千里之
外的陕西。

故乡的第一场雪像初次约会的
姑娘，怯生生的，带有几分羞涩，悄
悄地试探着与大地接触。它轻吻着
街道、屋舍与门楣，飘飘洒洒中或捎
带着一些雨滴，大多落下就融化
了。它不似雨的冰凉、急促，只是默
默从天而降，又静静与万物融合。
头两场雪过后，只有背坡山坳处或
许能存下几片白，有了雪的点缀，高
山低谷变得墨色斑驳。房檐瓦楞消
融的雪水凝结成一条条下挂的冰
锥，晶莹剔透。光秃秃的树杈也被
包裹了冰衣，像镀了水晶般的皮肤，
在阳光照射下熠熠生辉。

进入深冬后，有时会毫无征兆
地下一夜大雪。近看，屋脊厚了，像
铺了一层厚厚的棉花。房前屋后的
树也穿上了棉衣，有些细柔的枝条
已被压弯了腰身。觅食的小鸟偶尔
飞过，抖落的雪花把它们吓得四处
飞逃，只留下摇曳的枝条。街道巷
路都蓬松起来，如同羽毛拥裹着，一
脚踩下去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让
人忘记了严寒。

我喜欢雪，只有飘雪的日子，才
能带来冬天该有的样子和颜色。若
说“玉色乾坤无一痕，暮寒惨惨入千
门”带着几分悲凉，那么“绿蚁新醅
酒，红泥小火炉”当会带来无限的温
馨想象。怀念“忽如一夜春风来，千
树万树梨花开”的盛大场面，那纷纷
扬扬的雪花飘落在山间、地头和无
边的旷野，远处的山脉也变得扑朔
迷离。一场雪可以唤醒内心的柔
软，也会让人忘记烦恼，沉醉在苍茫
世界中。一棵棵翠绿松针在风雪中
伫立，不动声色地彰显着“大雪压青
松，青松挺且直”的傲骨，令人肃然
起敬。

当雪停了，或者下得小一些，便
会有孩童迫不及待地跑出家门，打
破这宁静的世界。那五颜六色的棉
袄像银色大地上绽放的花朵。调皮
的孩子们摇落树枝上的积雪，他们
追逐着，捧起地上的雪挥洒着，开始
毫无阵营地拿起雪球追打，在松软
的雪地上翻滚、跌倒、爬起……欢快
的笑声让寂寥的冬意瞬间热闹起
来，欢腾起来。等大家玩得疲惫了，
会换另一种方式，砌雪堡、堆雪人、
滑雪犁……有的雪人会为我们站一
冬天的岗，直到春风悄悄吹过，才会
慢慢消融。

故乡的雪有温暖美好的回忆，
承载着无数游子的无尽乡愁。无论
离家多远，一场大雪就能让人瞬间
回到故乡，回到童年。

飘
在
故
乡
的
雪

□
王
晗

老李最近的日子不太平。为啥？两口子
吵架了呗。

同事们觉得奇怪，这个老李是咥一碗媳妇
做的手擀面就天下太平的人，竟然还能跟媳妇
吵架？

老李年逾四十，是个地道的西府汉子。当
年研究生一毕业，便接了西电宝鸡电气递来的
橄榄枝。一来专业对口，舒坦；二来单位就在
家门口，方便。儿子高中住校，媳妇勤快能干，
这些年过得是波澜不惊，岁月静好。可就是这
个和和美美的家里，最近却掀起不小的风浪。

因为媳妇发现：这个老李，有问题！
媳妇是标准的贤妻良母，每天早上熬粥拌

菜、烙薄饼，保证老李上班前都能吃上一顿“爱
心早餐”。然而最近老李，却再也不吃家里的
早饭了。

每天早上一边洗漱，一边含混着说“单位

有早饭”，便急匆匆地出门了。媳妇翻着白眼，
心想着“吹吧你就，真把我当碎娃哄了呢？不
想吃我做的饭了就直说，净编瞎话。”

周末休息，媳妇做了一桌丰盛的菜，有红
烧牛腩、蒜蓉扇贝、油焖大虾……结果老李吃
了两口便放下筷子，“这还没我们单位灶上做
的好吃。”

媳妇“啪”地一下把筷子拍在桌上，“爱吃
不吃”。老李嘟囔着：“还不让人说实话了。”可
一看媳妇那“怒发冲冠”的样子，老李识趣地闭
了嘴。

好歹吃完了饭，媳妇说马上过年了，该置
办的年货得办了。可老李坐在沙发上，只顾划
拉着手机，嗯了一声，便不置可否。

媳妇压抑着情绪说：“老李，你最近啥意思
啊？”老李莫名其妙地看着媳妇说：“没啥意思
啊？单位发年货。”

“发年货？”
“是啊，今年咱们啥都不用买了，安安生生

等过年就行了。”
媳妇生气地把抹布一扔道：“你就把我当

傻子骗吧，菜啊肉啊干果糖果的，单位都能给
你发全了？”

老李跷起二郎腿，优哉游哉道：“哎，你还
真别说，就是样样都有。”媳妇咬牙切齿地说：

“你咋不说还给你发个媳妇，发个金娃娃呢。”
老李一看情形不对，立马起身拿过抹布，

态度诚恳地说：“真没有骗你。今年单位为职
工办实事，年底的福利提高了档次。米面油啥
都有，肉菜糖果样样不缺。”

“真的？”媳妇半信半疑。
“当然是真的了。今年的经营指标超额完

成，公司上下欢欣鼓舞。这不，咱工人的娘家
人都将温暖落到了实处，不仅给职工发了生
日祝福卡，还提供免费早餐。油茶豆浆小米
粥，包子炸饼大发糕，红薯玉米煮鸡蛋，粗粮
细粮啥都有。你以后就不用辛苦给我准备早
饭了，踏踏实实睡个美容觉吧。”老李洋洋自得
地说道。

媳妇嗔怒着捶了老李一拳说：“你咋不
早说？”老李委屈巴巴说：“我早说了，可你
不信啊！”

媳妇沉思着说：“这样说来，单位真的挺暖
心的。你以后可要更加用心，要不然就是对不
起单位的一片心意。”

“你说得对。我们园区今年又盖了两座新
厂房，设施都是最先进的，特别气派。”老李得
意地说着。

“对了，差点忘了。”老李说着从文件袋里
拿出一副对联说：“你看你看，咱春联也有了。
工会请来三位书法家，还有单位的书法爱好
者，为大家现场写对联送祝福。”

媳妇高兴地望着桌上摊开的春联，鲜艳的
红纸衬着她的脸红扑扑的，只见几个苍劲有力
的大字：“年年飞跃，一江渭水重重浪；岁岁攀
登，百尺竿头节节高。”

随着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飘荡在乡村
上空的年味也越来越浓。漏粉条、炸油馍
馍、蒸八碗……村里人尽情地忙碌着，各色
食物的香味、孩子们燃放的爆竹味汇聚成浓
浓的年味，让平时寂静的山村一下子热闹起
来了。

临近过年，远方游子归家的思绪也如野
草般疯长蔓延，大包小包、成群结队，如倦鸟
归巢。一趟趟飞驰的列车，一段段蜿蜒的山
路，归途是最温暖的旅程。春节像是一场盛
大的团圆宴，承载着一家人一年来的思念和
期盼。有家的地方才有年味，团圆便是年味。

过年是庄稼人一年的大事，家家户户免
不了要好好准备一番。摆上一桌美味，配上
几瓶好酒，男人们坐在一起谈天说地，诉说一
年的际遇，女人们则聚在一起探讨各类吃食
的做法。待聚会散的时候，主家再把自己认为

“拿得出手”的吃食打包，让前来帮忙的人不空
手而归。乡村，作为城市规划的最小单元，讲
究的就是一个人情味，守望相助、休戚与共的
人情味让村里的年味成色更足。

村里真正开启过年模式，是在腊月二十三

日祭灶的时候。关于祭灶的仪式，流传到现在
已经逐渐消失了，但是这一天作为一年一度的

“大扫除日”却被保留了下来。擦玻璃、收拾屋
子、用新泥抹灶火……用干净和松快迎接新的
一年。

腊月二十三日一过，村里便真正开启了忙
年模式，赶大集、买年货，街道两边摆满了销售
年货的摊贩，各类糖果干货、水果生鲜，各色灯
笼对联让人应接不暇。人们三五成群不时在
摊前驻足，提着大包小包满载而归。

等到年三十的时候，一切早已准备妥当，
祭祖便成为头等大事。在村里面德高望重的
长辈带领下，按照长幼次序去祖先坟头烧纸、
磕头。这时长辈们会向小辈讲述祖先的事迹，
以此传承一个家族的文化精神。祭祖凝聚着
的是生命的接续传承，更是一种无法逾越的乡
愁，传承下来的是一个家族的兴衰密码。

待到年夜饭摆上桌，新年的钟声敲响，才
算真正告别旧年，人们在喜悦和欢呼声中拥抱
新一年的来临。

山河远阔，烟火人间。年味不仅仅是味
道，更是传承和寄托，不仅仅是美食，更重要的
是团圆。

中午下班路上，雪花迎面而来，大片大片的，不是规则
的六角形结晶体，而是形态各异的多边形。雪花伴随着北
风，融化在往来人群的脸上，迫不及待地将冬天的讯息告知
我们。

今年冬天，雪比往年都来得更晚，在这个陕西关中最
北、陕北最南的煤城小镇，是不太常见的事情。伴随着冬季
气温的连年升高，许久不曾有这么大的雪落在这片黑金土
地上了。

寒风吹过积雪，形成层层雪浪。路边的树木被雪覆盖
着，无数雪花飘落，带着童话世界的神奇与浪漫，让人欣喜
若狂。下班路上，熙熙攘攘的人群在雪中追逐嬉戏，开心地
迎接着冬日的惊喜。小孩子在父母的陪伴下，用稚嫩的小
手触碰眼前的冰雪世界。他们像一摇一摆的“小企鹅”，在
妈妈的叮嘱下，将硕大的伞扛在肩头，遮住了大半个身子。
小小的身影奋力踩向雪地，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我情不
自禁地奔跑在雪浪之中，忘却了疲惫与忧愁，找回了内心深
处的纯真与梦想，将世界装进了自己的口袋。

街道拐角，一只包裹严实的“小企鹅”牵着一只毛茸茸
的小狗，坐在地上堆雪人。记得小时候，每逢下雪天，最令
我兴奋的事情就是堆雪人。我和小伙伴们按照自己的想法
给雪人加上眼睛、鼻子和嘴巴，将自己的围巾、帽子、手套给
它们戴上，争先恐后地打扮着自己的雪人，让这些普通的雪
球拥有了独一无二的灵魂，也赋予了我们创造的力量。长
大后的我，时常会伴随着压力与彷徨，然而在冬雪飘落的日
子里，我却感到前所未有的宁静和释然。

一阵阵清脆的笑声把我拉回到现实，当我回过神来，竟
发觉自己的嘴角不知何时已然上扬，恍然明白原来不单是
因为雪景动人，更是因为雪是大自然最美的馈赠，它点缀我
们的生活，洗涤我们的灵魂。

雪在中华民族的诗篇中寄托着不同的情思，有时雪映
照出一幅送别图，岑参在边疆的苍茫雪地里，写下送别时的
依依不舍；有时雪映照出一幅赏梅图，王旭庭院欣赏落雪后
的梅花，写出怀才不遇的忧郁；有时雪映照出一幅欢聚图，
黄裳在雪夜与友人相聚甚欢，写下内心欢愉。那些关于雪
的记忆流传千年，穿越时空依然令人怦然心动，产生共鸣。

在黄陵桥山深处，久违的雪勾起了我的思绪，开启了一
次穿越时空的情感交流，感谢这场大雪，温润了我的内心。

老李的幸福年
□杨可萍

团圆便是年味
□张妮

冬 天 扑 面 而 来
□伍思涵


